
凌

雲

願

得

遂

我
們
這
代
求
學
期
間
，
正
值
八
年
對

日
抗
戰
，
只
要
一
拉
警
報
，
便
趕
緊
奔
向

防
空
洞
，
有
時
也
看
到
日
本
飛
機
從
我
們

頭
頂
飛
過
，
在
我
們
幼
小
的
心
中
，
即
埋

下
了
「
長
大
了
要
開
飛
機
去
炸
日
本
鬼
子

」
的
種
子
。

八
年
抗
日
雖
然
勝
利
，
但
國
共
內
戰

又
起
，
國
軍
節
節
敗
退
，
我
們
也
就
隨
軍

來
到
寶
島
。

記
得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十
月
，
空
軍
官

校
繼
海
軍
官
校
招
生
後
招
考
，
由
於
小
時

候
即
嚮
往
開
飛
機
，
所
以
我
在
臺
南
報
名

應
試
，
當
時
有
臺
北
和
臺
南
兩
個
招
生
辦

事
處
。空

軍
第
一
關
自
然
是
身
體
檢
查
，
那

天
報
名
應
檢
的
有
百
多
人
，
檢
查
結
果
，

僅
我
和
李
鑫
同
學
兩
人
及
格
。

我
們
為
期
半
年
的
入
伍
訓
練
是
在
東

港
大
鵬
灣
空
軍
預
備
學
校
，
從
「
立
正
」

、
「
稍
息
」
開
始
，
至
班
教
練
、
排
教
練

連
教
練
、
實
彈
射
擊
、
夜
行
軍
…
…
，
應

有
盡
有
。
不
要
以
為
「
立
正
，
稍
息
」
簡

單
，
僅
就
「
擡
頭
，
挺
胸
，
瞪
眼
」
三
個

要
求
就
夠
你
受
了
，
胸
不
挺
，
班
長
便
給

你
胸
部
一
拳
，
腿
不
緊
，
便
掃
你
一
腿
。

由
於
來
的
多
是
各
路
英
雄
好
漢
、
公
子
哥

兒
，
初
來
時
一
副
吊
兒
郎
當
的
樣
子
，
經

過
三
個
月
的
嚴
格
訓
練
後
，
也
就
人
模
人

樣
，
再
也
屌
不
起
來
；
待
六
個
月
完
訓
，

步
出
校
門
，
一
個
個
已
成
為
赳
赳
武
夫
了

，
遺
憾
的
是
結
業
考
和
身
體
檢
查
又
淘
汰

了
部
份
同
學
。

入
伍
完
訓
，
即
到
虎
尾
學
習
初
級
飛

行
，
飛
的
是
小
飛
機P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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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有
五
個
小

時
的
鑑
別
飛
行
，
不
適
應
的
便
停
飛
了
。

每
天
晚
點
名
隊
長
會
宣
佈
停
飛
名
單
，
所

以
每
天
的
晚
點
名
大
家
都
有
點
心
驚
肉
跳

，
深
怕
叫
到
自
己
的
名
字
。
五
個
小
時
的

鑑
別
飛
行
便
淘
汰
了
一
百
多
位
同
學
，
每

位
教
官
帶
飛
六
名
學
生
，
有
的
刷
的
一
個

不
剩
，
成
了
光
桿
教
官
。

別
以
為
鑑
別
飛
行
過
關
便
能
一
帆
風

順
，
這
只
是
拿
到
飛
行
入
門
券
而
已
，
放

單
飛
前
幾
乎
每
天
晚
點
名
都
有
紅
名
單
宣

佈
，
一
旦
紅
榜
高
中
，
次
日
即
離
開
虎
尾

，
學
科
也
是
，
超
過
兩
科
不
及
格
便
遭
淘

汰
。

初
級
飛
行
約
十
小
時
後
，
教
官
認
為

可
以
放
單
飛
的
，
便
送
考
試
官
考
試
，
通

過
後
，
考
試
官
會
拿
出
兩
條
紅
帶
子
，
繫

在
飛
機
的
兩
翼
翼
尖
，
意
思
是
空
中
任
何

飛
機
看
到
掛
紅
帶
子
的
，
都
得
遠
避
，
因

為
這
是
雛
鷹
出
谷
，
老
鳥
必
須
禮
讓
。

完
成
了
初
級
飛
行
，
便
升
到
岡
山
官

校
校
本
部
，
一
進
大
門
，
看
到
左
邊
高
豎

著
一
座
精
神
保
壘
，
上
面
刻
著
「
我
們
的

身
體
飛
機
和
炸
彈
，
當
與
敵
人
的
兵
艦
陣

地
同
歸
於
盡
」
，
看
了
內
心
真
是
震
撼
不

已
。
此
後
的
精
神
教
育
一
再
強
調
的
就
是

奮
鬥
犧
牲
、
攻
無
不
克
、
戰
無
不
勝
的
「

筧
橋
精
神
」
。

進
入
中
級
飛
行
，
除
術
科
飛
行
外
，

學
科
更
重
，
有
航
行
學
、
氣
象
學
、
無
線

電
學
、
空
氣
動
力
學
及
飛
機
各
部
門
如
液

壓
系
、
電
器
系
等
，
文
科
則
有
理
則
學
及

英
文
等
，
只
要
學
科
兩
科
不
及
格
便
淘
汰

。
進
入
高
級
飛
行
後
，
有
夜
航
及
夜
間
炸

射
等
科
目
，
不
幸
，
我
們
在
此
期
間
，
不

僅
淘
汰
了
部
份
同
學
，
亦
有
數
位
教
官
和

同
學
犧
牲
。
三
百
五
十
位
同
學
入
校
，
經

過
每
月
一
小
考
，
三
月
一
大
考
，
身
體
檢

查
等
，
關
關
難
過
關
關
過
，
待
飛
完
一
百

二
十
小
時
畢
業
時
，
僅
剩
一
百
四
十
一
位

同
學
。在

校
時
，
先
總
統
蔣
公
曾
數
度
蒞
校

訓
話
並
聚
餐
，
訓
勉
我
們
在
反
攻
大
陸
時

，
空
軍
是
第
一
擊
的
主
力
，
必
須
有
奮
鬥

犧
牲
的
精
神
。
他
吃
得
很
慢
，
必
定
看
著

全
部
同
學
吃
完
放
下
筷
子
，
他
才
會
放
下

‧

陽
純
諸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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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來
自
空
軍
第
六
聯
隊

筷
子
，
由
此
可
見
其
對
學
生
的
愛
護
。

官
校
畢
業
後
分
發
至
各
戰
鬥
部
隊
，

又
是
一
連
串
的
淘
汰
和
犧
牲
，
有
的
因
機

械
故
障
致
終
生
身
殘
，
有
的
血
染
長
空
化

作
彩
虹
，
畢
業
十
五
週
年
期
慶
餐
會
，
參

與
盛
會
者
已
寥
寥
可
數
。

上
蒼
垂
憐
，
使
我
凌
雲
願
得
遂
，
迴

旋
空
際
四
十
年
（
任
職
空
軍
與
華
航
各
二

十
年
）
，
人
生
最
寶
貴
的
四
十
年
，
都
在

空
中
度
過
，
感
謝
各
級
長
官
對
我
的
厚
愛

提
攜
，
烽
火
漫
天
中
，
戰
友
們
與
我
同
生

死
共
患
難
，
達
成
各
種
作
戰
任
務
；
狂
風

暴
雨
中
、
冰
天
雪
地
裡
，
華
航
飛
行
組
員

們
予
我
的
合
作
協
助
，
而
能
圓
滿
達
成
任

務
…
…
點
點
滴
滴
都
讓
我
銘
記
心
頭
，
永

難
忘
懷
，
幸
能
留
此
殘
軀
，
惟
有
感
恩
！

惜
福
！

我
出
生
於
民
國
十
七
年
五
月
，
家
鄉

在
江
蘇
北
部
的
一
個
小
縣
，
由
於
家
裡
是

務
農
大
戶
，
經
濟
條
件
寬
裕
，
祖
父
經
常

接
濟
鄉
人
，
遂
被
稱
為
老
財
神
。
祖
父
有

四
子
一
女
，
家
父
周
成
書
，
排
行
老
四
，

而
我
有
一
姐
三
兄
弟
，
我
排
行
老
二
。

雖
然
家
中
環
境
好
，
但
生
逢
亂
世
，

歷
經
對
日
抗
戰
與
國
共
內
戰
，
便
隨
軍
來

到
臺
灣
，
落
腳
岡
山
空
軍
官
校
。
當
時
，

先
總
統
蔣
中
正
先
生
積
極
建
立
空
軍
，
幸

運
的
我
，
考
上
空
軍
官
校
，
從
三
百
個
空

軍
飛
行
生
中
，
攻
克
重
重
關
卡
，
終
於
變

成
一
位
飛
行
員
，
歷
經
數
十
年
寒
暑
，
退

伍
退
休
直
到
現
在
，
駐
足
於
臺
北
市
松
山

區
健
康
路
，
終
老
於
此
，
似
成
定
局
。

回
顧
一
生
，
就
屬
在
屏
東
第
六
聯
隊

出
勤
的
種
種
任
務
最
是
難
忘
，
也
最
感
光

榮
，
在
此
特
別
一
提
。
我
出
過
國
家
級
的

運
補
任
務
，
範
圍
含
括
東
沙
、
西
沙
以
及

南
沙
諸
群
島
。
猶
記
得
當
年
第
一
次
完
成

西
沙
運
補
任
務
時
，
獲
得
國
防
部
的
大
力

嘉
許
，
而
我
正
是
該
次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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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務
機
的

駕
駛
，
如
今
思
來
，
仍
覺
驕
傲
萬
分
。

國
共
兩
岸
戰
火
方
酣
之
際
，
我
也
是

參
戰
一
員
，
不
得
不
提
當
年
的
師
長
是
駐

守
小
金
門
前
線
的
郝
柏
村
少
將
，
當
時
我

是
師
部
陸
空
聯
絡
小
組
少
尉
聯
絡
員
，
負

責
支
援
陸
軍
聯
合
作
戰
。
戰
爭
結
束
，
郝

師
長
已
成
郝
總
長
，
然
而
，
有
誰
知
當
年

的
周
少
尉
也
是
兩
岸
戰
爭
的
一
員
呢
？
又

有
誰
清
楚
第
六
聯
隊
的
空
地
勤
弟
兄
為
金

門
砲
戰
期
間
的
補
給
線
維
持
，
獻
出
了
多

少
的
年
輕
生
命
與
勞
苦
汗
水
？

就
飛
行
員
生
涯
中
，
我
感
到
最
辛
苦

及
最
難
忘
的
一
段
，
就
是
在
第
六
聯
隊
做

教
官
的
那
幾
年
，
聯
隊
成
立
部
訓
中
隊
的

目
的
，
是
為
了
加
強
學
員
運
輸
任
務
能
力

。
當
時
我
整
天
帶
著
四
位
學
員
汗
如
雨
下

，
長
達
四
年
之
久
，
雖
然
苦
，
但
看
著
學

員
一
個
個
卓
然
有
成
，
相
繼
投
入
戰
備
，

身
為
教
官
怎
能
不
感
欣
慰
？

終
此
一
生
，
在
空
中
歷
經
甚
多
危
險

，
但
從
未
損
傷
過
國
家
任
何
一
架
飛
機
，

我
深
深
自
豪
。
我
知
道
，
我
的
生
平
放
在

整
個
國
家
，
甚
至
放
在
中
華
民
國
空
軍
的

百
年
歷
史
裡
，
都
是
如
此
的
微
不
足
道
；

但
我
仍
想
透
過
我
的
生
平
讓
大
家
知
道
第

六
聯
隊
為
國
家
安
全
所
做
的
貢
獻
，
也
向

服
役
於
第
六
聯
隊
的
所
有
同
仁
們
致
敬
喊

話
，
「
雖
然
你
們
不
是
飛
在
最
前
面
的
戰

鬥
人
員
，
但
是
國
家
安
全
不
能
沒
有
你
們

的
付
出
」
，
我
永
遠
以
第
六
聯
隊
為
榮
。

‧

周
立
灼‧

生逢亂世，親睹戰場砲火中的離
散血淚，作者不做他想，一心只
想飛上天去衛國殺敵，終於得償
宿願，並於凌空四十年後，安然
退休，作者內心感恩滿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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